
踏
進
二
月
，
天
氣
漸
漸
熱
了
起
來
。
再

過
十
來
天
，
長
洲
的
櫻
花
也
該
盛
放
了
。
香

港
並
不
以
櫻
花
聞
名
，
最
出
名
的
長
洲
，
也

只
疏
落
種
了
數
棵
來
自
台
灣
的
山
櫻
。
相
鄰

的
台
灣
櫻
花
也
很
燦
爛
，
花
開
得
早
，
大
約

二
月
中
便
盛
放
了
。
在
電
影
《
賽
德
克
‧
巴

萊
》
裡
，
導
演
魏
德
聖
便
毫
不
吝
嗇
地
給
了

櫻
花
不
少
特
寫
，
不
論
是
日
本
人
與
山
地
人
的
戰
事
之
前
，
還
是

之
後
，
隨
風
而
落
的
花
瓣
，
勾
起
片
中
人
的
無
限
感
慨
。

台
灣
人
對
櫻
花
的
態
度
，
會
否
如
日
本
人
般
？
至
少
在
電
影

裡
，
我
們
也
看
到
了
櫻
花
作
為
武
士
精
神
的
象
徵
，
於
是
日
本
軍

官
也
不
禁
感
嘆
，
在
這
個
偏
遠
的
地
方
，
居
然
找
到
日
本
人
的
武

士
精
神
。
至
於
最
出
名
的
日
本
櫻
花
，
則
大
約
在
三
月
中
才
盛
開

。
稍
遲
一
點
的
，
韓
國
櫻
花
從
南
至
北
，
由
三
月
中
至
四
月
中
先

後
綻
放
。
那
天
我
和
K
在
討
論
着
國
泰
航
空
近
來
的
推
廣
，
到
首

爾
的
機
票
比
較
便
宜
，
要
不
要
到
韓
國
賞
櫻
花
。
汝
矣
島
、
南
山

、
慶
熙
大
學
、
昌
慶
宮
，
到
了
櫻
花
的
季
節
，
便
都
是
人
。
照
片

裡
那
些
美
麗
的
櫻
花
大
道
，
總
是
迷
人
的
。

韓
國
其
實
不
以
櫻
花
聞
名
，
韓
國
人
崇
尚
的
，
是
與
櫻
花
截

然
相
反
的
木
槿
。
櫻
花
花
期
短
，
盛
放
時
絢
爛
迷
人
，
然
而
凋
謝

後
遍
地
花
瓣
，
卻
有
殘
年
之
景
。
作
為
韓
國
國
花
的
木
槿
，
則
花

期
長
，
朝
發
暮
落
，
日
日
不
絕
，
從
七
月
開
到
十
月
，
因
此
有

﹁無
窮
花
﹂
的
別
稱
。
木
槿
花
生
命
力
極
其
堅
韌
，
在
貧
瘠
的
地

方
同
樣
可
以
生
長
，
不
難
想
像
為
什
麼
韓
國
人
會
特
別
喜
歡
木
槿

。
但
觀
眾
都
愛
櫻
花
。
抬
頭
一
望
滿
天
或
是
粉
紅
或
是
潔
白
，
遠

看
是
一
朵
朵
的
花
雲
，
在
視
覺
效
果
上
已
經
先
聲
奪
人
，
怎
麼
不

叫
人
愛
？
因
為
花
期
短
，
盛
開
的
絢
麗
與
花
謝
後
的
凋
零
在
一
夜

之
間
發
生
，
更
令
人
動
容
。
說
起
櫻
花
，
忍
不
住
反
覆
地
聽
亢
帥

克
的
《
櫻
花
咒
》
，
美
麗
而
易
逝
的
愛
情
，
如
櫻
花
般
如
此
熱

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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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着
元
宵
節
過
去
，
農
曆
新
年
的
慶
祝
活

動
終
於
告
一
段
落
︱
︱
同
時
也
代
表
市
區
已
生

產
了
大
量
垃
圾
。
政
府
仍
正
就
如
何
徵
收
都
市

廢
物
收
費
進
行
諮
詢
，
過
程
中
最
令
人
討
厭
的

是
有
﹁民
粹
分
子
﹂
不
斷
恐
嚇
中
小
企
，
謂
徵

收
﹁垃
圾
費
﹂
會
令
成
本
大
幅
上
漲
，
然
後
在

實
施
徵
費
的
一
年
之
內
，
便
會
有
很
多
酒
樓
結

業
︱
︱
此
乃
完
全
不
思
考
企
業
社
會
責
任
之
說
法
︰
平
心
而
論
，
所

有
餐
廳
的
廚
房
平
時
浪
費
了
多
少
食
材
？

據
《
國
際
先
驅
論
壇
報
》
的
分
析
，
一
般
在
發
達
經
濟
地
區
的

餐
廳
，
有
差
不
多
三
分
之
二
的
食
材
廢
料
（
或
稱
﹁廚
餘
﹂
）
來
自

廚
房
，
另
外
約
四
分
一
出
自
食
客
，
其
餘
則
在
運
輸
期
間
作
廢
。
來

自
廚
房
之
廚
餘
跟
如
何
烹
調
有
關
，
如
：
菜
葉
不
夠
大
啦
、
番
茄
不

夠
紅
，
還
有
大
量
丟
掉
而
其
實
可
吃
的
皮
及
芯
等
︱
︱
結
果
，
是
平

均
一
間
餐
廳
煮
給
一
個
客
人
的
一
餐
，
原
來
會
浪
費
一
磅
食
材
。

浪
費
食
物
的
現
象
於
富
裕
國
家
特
別
嚴

重
，
若
把
在
家
煮
食
的
廚
餘
也
計
算
在
內
，

富
裕
國
家
的
人
民
每
人
平
均
一
年
會
浪
費
六

百
六
十
磅
食
物
，
也
就
是
說
閣
下
今
天
隨
時

又
會
浪
費
兩
磅
食
物
！
另
一
方
面
，
據
聯
合
國
的
估
算
，
全
球
每
年

一
共
會
浪
費
成
十
三
億
噸
的
食
物
，
佔
每
年
全
世
界
生
產
的
四
十
億

噸
食
物
近
三
分
之
一
！

留
意
聯
合
國
的
估
算
，
也
計
進
了
一
眾
貧
窮
的
發
展
中
國
家
所

浪
費
的
食
物
︰
但
這
些
國
家
要
面
對
的
問
題
，
卻
跟
發
達
國
家
極
不

相
同
︱
︱
貧
窮
國
家
的
人
民
往
往
因
為
電
力
不
足
又
沒
有
冰
箱
，
所

以
不
能
妥
善
保
存
食
物
，
因
而
食
物
容
易
變
壞
。
此
外
，
由
於
不
少

發
展
中
國
家
的
農
業
技
術
落
後
，
所
以
多
種
米
麥
都
會
被
蟲
蛀
。

富
國
人
民
每
次
外
出
吃
飯
，
平
均
每
人
浪
費
一
磅
食
物
；
但
同

時
東
非
則
出
現
大
饑
荒
。
陷
入
貧
窮
邊
緣
的
歐
洲
人
可
能
對
此
也
有

所
反
省
，
所
以
歐
洲
議
會
已
經
商
討
如
何
於
二
○
二
五
年
之
前
，
把

自
己
所
浪
費
的
食
物
數
量
，
減
少
一
半
，
更
會
把
二
○
一
三
年
定
為

﹁歐
洲
對
抗
食
物
浪
費
年
﹂
︱
︱
人
家
如
此
落
力
，
我
們
又
該
怎
樣

加
油
？

對
抗
食
物
浪
費

軒
轅
伯

哈
爾
濱
的
冰
雪
世
界
太
熱

鬧
了
，
人
頭
湧
湧
，
而
我
習
慣

寧
靜
，
不
能
適
應
，
也
總
讓
我

想
起
瑞
典
極
北
嚴
冬
的
林
海
雪

原
，
冰
封
千
里
，
渺
無
人
煙
，

還
記
得
那
次
作
客
冰
酒
店
，
坐

在
一
片
死
寂
的
雪
地
，
守
候
極

光
出
現
…
…

幾
年
前
的
﹁壯
舉
﹂
，
汽
車
深
入
北
極
圈
，
北

上
二
百
公
里
，
瑞
典
近
挪
威
邊
境
的Jukkasjarvi

，
四

周
是
極
目
無
際
的
雪
域
，
除
了
老
遠
灰
蒙
蒙
的
樹
林

外
，
只
隱
若
可
見
附
近
起
伏
着
幾
個
饅
頭
形
的
﹁大

雪
堆
﹂
，
其
貌
不
揚
，
差
點
錯
過
了
，
還
好
前
面
聳

立
的
巨
型
冰
雕
和
冰
壁
，
正
標
示
着
冰
酒
店
所
在
。

整
個
酒
店
都
是
由
冰
塊
砌
做
的
，
結
構
就
像
巨
型
版

的
愛
斯
基
摩
人
住
的
冰
屋
，
內
設
冰
酒
吧
、
冰
教
堂

、
冰
雕
廊
等
。
臥
室
亦
由
冰
做
間
格
，
裡
面
除
冰
塊

外
一
無
所
有
，
那
些
床
、
椅
、
小
几
、
枱
燈
、
酒
杯

等
都
是
由
冰
塊
雕
出
來
的
，
而
室
內
氣
溫
竟
是
零
下

五
度
，
不
可
調
節
，
簡
直
誇
張
。
冰
酒
店
概
念
始
於

此
地
，
出
自
一
九
九
○
年
兩
個
瑞
典
旅
遊
業
專
家
的

奇
想
，
將
愛
斯
基
摩
式
冰
屋
設
計
成
冰
酒
店
，
既
可

滿
足
旅
客
的
獵
奇
心
理
，
也
能
增
添
北
國
風
情
。
每

年
九
月
砌
冰
成
屋
開
業
，
到
明
春
三
月
雪
溶
結
束
，

名
列
旅
遊
指
南
《
一
千
個
你
死
前
必
去
的
地
方
》
之

一
。
那
夜
躺
在
冰
床
睡
覺
，
冰
面
鋪
滿
厚
厚
的
皮
毛

，
人
鑽
進
特
製
的
睡
袋
，
只
露
出
鼻
子
呼
吸
，
身
體

雖
暖
，
但
四
周
寒
氣
迫
人
，
半
醒
半
睡
間
，
室
頂
洞

開
的
小
天
窗
（
以
保
持
室
內
外
溫
度
一
致
）
，
雪
花

飄
下
，
偶
爾
落
在
鼻
端
，
人
就
全
身
一
震
，
﹁救
命

呀
！
﹂無

心
睡
眠
，
不
如
出
外
坐
在
雪
地
等
看
極
光
，

黑
暗
包
圍
四
周
，
我
卻
提
着
冰
酒
杯
喝
伏
特
加
，
向

靜
夜
乾
杯
，
只
是
極
光
不
來
，
空
等
待
。

冰
酒
店
吳

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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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今
我
們
所
見
龍
的

形
象
，
可
說
大
部
分
受
明

代
盛
行
的
五
爪
龍
紋
及
清

代
常
見
張
牙
舞
爪
的
﹁雞

爪
﹂
龍
紋
影
響
。
其
實
自

新
石
器
時
代
（
如
紅
山
文

化
）
，
經
歷
商
、
周
、
春

秋
、
戰
國
、
秦
、
漢
、
魏
晉
南
北
朝
，
以
至
唐

和
五
代
，
龍
的
形
象
不
斷
地
蛻
變
，
各
具
時
代

風
格
；
大
多
數
皆
近
肖
蛇
身
捲
曲
有
致
。

比
較
少
人
注
意
的
是
六
朝
時
期
的
龍
，
因

為
那
時
戰
亂
頻
仍
，
局
勢
分
裂
動
盪
，
存
世
珍

品
甚
稀
。
其
實
，
六
朝
時
有
一
種
甚
富
特
色
的

立
體
金
銅
走
龍
，
影
響
唐
龍
造
型
與
後
世
龍
的

發
展
。
附
圖
就
是
六
朝
殘
留
至
今
的
鎏
金
銅
走

龍
。

其
造
型
與
明
、
清
虬
龍
有
很
大
分
別
，
乃

好
比
走
獸
姿
態
。
龍
頭
有
角
呈
後
卷
狀
；
龍
尾

細
長
而
捲
向
上
、
末
端
似
勾
；
軀
體
修
長
如
拱

橋
；
龍
頸
曲
屈

肖
蛇
；
四
肢
細

長
靈
活
；
龍
腳

有
趾
（
多
為
三
趾
）
作
爪
；
彎
背

上
長
一
列
尖
齒
如
刺
。
整
條
獸
龍

造
型
簡
潔
有
力
，
線
條
流
暢
；
與

後
世
的
飛
龍
、
游
龍
、
海
龍
、
雲

龍
、
虬
龍
等
大
大
不
同
，
但
與
四

腳
的
螭
龍
（
肖
蜥
蜴
）
則
有
別
。

這
種
金
銅
鑄
製
的
六
朝
走
龍

，
延
伸
而
衍
化
為
著
名
的
唐
龍
，

亦
即
唐
代
時
盛
行
的

﹁站
龍
﹂

（
特
徵
為
龍
尾
盤
繞
後
腿
）
。
在

陝
西
省
西
安
何
家
莊
金
銀
窖
，
就

曾
出
土
少
量
唐
龍
。

六朝金銅走龍珍稀
李英豪

櫻
花
咒

洪

嘉

舊達德學院 陳天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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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於
屯
門
何
福
堂
會
所
內
的
舊
達
德

學
院

二○○四年政府曾單方面宣布屯
門的舊達德學院本部大樓為法定古蹟
，這是首次未得業權人同意而將私人
建築物納入永久保護。若非當日政府
引用《古物及古蹟條例》阻止其拆卸
，今日我們便看不到此大樓了。

該大樓於一九三六年建成，原是國民革命軍十九路
軍軍長蔡廷鍇的別墅。國共內戰期間，周恩來和董必武
指示中共廣東區委在香港創辦一所全日制文科大學，一
方面安頓南下避難的文化人，另方面培養年輕人報效國
家。學校借用這幢別墅上課，但僅辦了兩年零四個月
（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），就被港府撤銷註冊。

戰後達德學院校舍輾轉成為中華基督教會的物業，
供牧師和教徒退修之用，改名 「何福堂會所」，本部大
樓稱 「馬禮遜樓」。現今屬於達德年代的建築物只剩下
一九三六年興建的涼亭，和一九四○年代的女生宿舍。
連同建於一九五○年代的飯堂、梁發之家、馬可堂和伯
大尼之家，共有六幢建築物評為三級。

馬禮遜樓經歷住宅、學校和教會等不同用途，為屯
門區留下一段獨特的過去。它今位於拔臣小學和何福堂
書院的範圍內，一直沒有開放，隨着棄置歲月日增，每
幢歷史建築都有不少破損。二○一○年，政府開始為馬
禮遜樓進行維修，教會亦構思如何活化。希望不久將來
，大眾可以透過這幢法定古蹟認識一頁重要的香港文化
史和中國近代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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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，
或

觀
賞
一
場
緊
張
驚
險
的
恐
怖
劇
片

，
未
必
不
是
一
件
好
事
。

也
許
有
人
會
說
，
好
夢
難
求

，
我
期
盼
的
夢
境
常
不
如
意
，
夜

夜
衰
夢
，
有
時
還
會
重
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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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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